
五十一年风雨路

狱中自述

时名岳炎。

我的乳名叫严五美，参加革命后叫严佑民，在华东工作

年生于陕西澄城县寺前镇。从我记事起，我

的家已是走向瓦解的富农，人口十八，土地八十亩，牲口一，

有全套农具和大车，雇工一。生活靠农业收入不够，还要靠

外边做事的人寄钱回来。这个家维持到抗日战争开始不久，

就分居了。共五家，我同母亲弟弟算一家，分地二十亩，一

点房子，无农具，解放后土改时划为中农。

我的父亲病逝时我仅六岁，已完全不记得了，我由祖母

和母亲抚养。初在本镇小学读书，十二岁那年，家乡旱灾严

重（连续三年），因我无父，祖母主张在她临死（已病，年

已七十）前把我安置好，她征得我的二堂兄严佐民的同意，

送我去陕北榆林他工作的地方上学，我于是年初就离开了家

①这是严佑民入狱后，按照监狱当局的要求，所写的全面而系统地反映自己生平和

经历的一篇材料。原题目《自传》，是监狱当局钦定的。收入本集时，编者改动了标题。

文中的小标题也是编者加的。



年夏天

乡。到榆林后，初入第六中学，下半年即转入陕北公立职业

学校（四年制）学纺织科。三年后，由于我同当时在榆林的

叔祖父严子汉发生矛盾（我在他家吃饭），备受欺压和虐待，

于寒假期间（春节前）赶我出门（我仅十四岁），逼得走投

无路曾自杀，我堂兄从外地回来后站在叔祖父的一方，毫无

同情之心，反而重打我一顿。在此情况下，我于

决然只身返回家里，当时是十五岁。回家后，除我的母亲外

（祖母已故），其他人都冷眼相看。我随即赴西安投奔舅父党

寒波（母亲的胞弟，我在榆林时曾来信答应管我上学）处，

他当时是医生，家里无什么人（仅有一小孩），我在他的帮

助下，于是年秋入陕西华县私立咸林中学高中部一年级（二

五级）。我同我的家庭一直没有什么经济关系，除过年放假回

家看看外，来回的路费家里都无人负担，我的学费、吃饭等

主要靠党寒波，这就是我入学校的情况。

我的政治生活，共分四段：一、入党前后；二、敌后根

据地的七年；三、东北工作的七年；四、北京工作的十五年。



（因为“九

“九 一八”，即“九 一八事变” 年

（

压。

高中这一班的学生，除少数几个人是本县的外，大部分

是从各地招收来的初中毕业或没有毕业的学生。这些学生中，

有一些是西安的中学中被开除的；有些是不能在西安存在的

一八”①后，西安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有相当

月 日，日本根据中日两国间的

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侵略军（关东军），突然袭取沈阳城，并进而占领辽

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这一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并吞中国、称霸亚洲的重要步

骤 从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热潮。

边城烽烟激励赤子报国志

年下半年在咸林中学（

咸林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设有高中，我们是第一班。

学校校长是王子休，当时思想倾向于陶行知一派，所谓“晓

庄师范”是他追求的理想。但是，他不是当地人，很受当地

的绅士阶层的知识分子反对。我初到那里不久，初中部（约

六七百人）就搞过游行，反对王子休，一年多以后，王就被

搞走了，此人以后变成了反革命。后来的校长叫做范仲之

本县人，思想反动，抗战期间做了反革命，解放后被镇

第一章　　　　入党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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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是阅读进步书报的增多，

长的时间进行了抗日救亡活动）。因此，我们这个班虽然只有

几十个人（开始有 ，各种思想都有，年岁也有大有

小。当时就有党的活动，特别是“九 一八”后西安的学生

年在陕西华县咸林中学，和严威（右）

（抗日战争牺牲）

运动。 年的时候，初中部的学生中开始有些政治活动，

年上半年有些人就离

开咸中了，到陕北或其他地方参加革命工作了。对我来说，

接受了不少的抗日救亡知识，以及政治上的事。当时红二十

五军从鄂豫皖苏区长征到陕北时曾路过华县农村，留下不少

影响，在学生中间传说很多，红军大学在瓦窑堡的招生广告



年上半年就走了。我记得在王年或

① 严 信 民 （

年加入年 月参加陈独秀、李汉俊领导的研究社会主义的进步团体“

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河南国民军二军担任联络工作，中国共产党，

年到德国留学，参加反帝大同盟， 年年任于右任秘书，后与党失去联系。

回国。“抗战”爆发后，从事抗日救亡文化活动。 年加入中华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

自苏联

我们曾接到过，也看过一本《西征记》油印的小册子，是描

写红军长征的一段。总之，这些对我都有深刻的影响，和我

一起住的周定甲（当时我不知他是党员）向我说过不少关于

党的活动，还有王均（后来我入党的介绍人）也说过不少。

这些人同我是同班，有的同县，有的虽不是同县，但放假回

家时同路，有时还路过我家时住一两天，我当时年岁最小，

王均那时已二十几岁了。我以敬仰的心情，听他们议论，这

时我也读了不少进步刊物和书报，还有我的大堂兄

回来宣传过共产党的主张，苏联革命后的情况，以及小学时

受到教员们的影响等，更使我懂得了许多事。而当时蒋介石

正在调动大军到陕北围攻红军，在西安屠杀共产党员，而日

寇在华北不断深入，我就更加赞成他们的主张，促进了我参

加革命和抗日救亡的决心。对于我自己的前途问题，感到茫

然，虽然我也想过干工业这一行（因我当时比较爱好自然科

学），但这种形势下，怎么可能呢？王均、杨春茂、刘玉堂、

申力生等人在

均走前的一个夜里，在操场上，我曾向王均表示过想和他们

一起干革命，王均当时答应了我的要求，并说以后来找我。

年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编辑《中华论坛》、《人民时代》，加入中国民主政党同盟。

年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前往香港， 年到北夏到陕甘宁边区，

京，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① “ 一 二

北平学生

全国响应

进行革命活动，被开除学籍

我们开过会后，形势发展很快。东北军的一

就是在这样

年的十月间，一个下午天快黑的时候，初中部晁清芳突

然找我到他的房子里，当时有和俊川、刘玉堂，我看到刘玉

堂来了，知道是从王均那里来的，这样，我们共四人就在房

子里开起会来。我记得是刘玉堂先说，王均叫找我们开会，

成立一个支部，和俊川做书记，晁清芳为组织（干事），我

是宣传干事，还有一本什么文件我记不得了，我

情况下正式加入了共产党，没有举行仪式，介绍人就是王均，

此后我即同和、晁联系。

九师在陕

北被红军消灭，剩下的残兵败将开到华县，有一部分临时住

在学校里，他们讲了许多红军的事（可能有许多是我释放的

俘虏），替我党做了不少宣传。同学们抗日的热情高涨，谈论

抗日救亡活动的到处都有。北平学生“一二 开九运动”

始，上海的《大众生活》刊物大力报导，很快在学生中掀起

传单，要求各地支持“一二

了热潮。就在那时前后，我们接到一份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的

九运动”，并有政治主张。借

此机会，我们就在咸林中学掀起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把这

个意见和传单利用吃饭的机会（在饭堂）宣布，很快就得到

支持和响应。此后各班派出代表，组织筹备会，在会上正式

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日，月年

千余人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很快得到

形成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九运动”，并决定

研究成立一个咸林中学抗日救国（亡）学生联合会，起草成

立的宣言，宣布支持北平学生的“一二

召集全校学生开会，选举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很快就

开成立大会进行了选举，以赵玉机等十几个人为委员（我是

委员之一），赵为主席，大会决定游行示威，通过了宣言，通

过了向北平学生的支持信，进行了游行等活动，并利用农村

中过春节前的各种大的集日，停课组织成宣传队进行宣传，

一时搞得十分热烈。学校当局感到突然，也不敢阻止。寒假

前，我们赶印了许多宣传品，分给学校同学，回到家乡进行

宣传活动。在此期间，我们还联合了其他学校（当时还有少

华女中、少华小学）成立了联合会，因为放了寒假没有什么

大的活动。

年学校开学，形势有了变化。突出的有几件事：一

是学校里增加了军训教官（一般都是由国民党派来的）；二

是初中三年级来了一位学生（姓潘），很快被学生识破是国

民党特务（原来是三原县的一个学生，被捕后叛变当了特

务）；三是高中因毕业班准备考试停课（当时也只剩得三十

左右人），并放出风来不再办高中了，看来是学校有了准备，

加紧控制；四是学生开学（回）来后也比较消沉，特别是本

县附近的学生更为消沉。在此情况下，如何再发动起来就有

点问题，因此就把这个运动转到深入学习这方面去了。组织

读书会，动员订阅进步刊物和书籍，互相借阅和讨论，一时

订阅刊物的人很多，仅《大众生活》就有七十多份。对于这

位新来的军训教官，我们想打击一下他的威风，学生中已经

对他有反映，因为他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升旗等活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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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告密，躲避追捕

学们都有反感。有一天早上上早操，这位教官把同学们搞得

很疲劳，满身出汗突然停下来做慢的动作。我借此机会当场

向他提出质问和抗议，说他不顾同学身体，弄得他下不了台，

学生们一哄而散。这件事引起了校方当局的恼怒，立即出布

告开除我学籍，并要求我马上离校。同学们议论纷纷，有可

能再闹起来的趋势，有些进步的教员对学校这种态度也不赞

成。在此情况下，学校也不催我离校，也不提什么开除问题，

不了了之。

记得是四五月间，我们支部开会时来了一位叫姚全（此

人我以为是交通，以后知道是韩城县委书记）的人，参加了

我们的会，这个人头发很长，说是因为没有耳朵。在这次会

上，谈了咸中的情况，我记得他没有说多少话，以后就走了。

过了些时候，一天夜里，西安有一个叫王勋（王均的弟弟）

的学生来通知，姚全被捕，叛变，叫我们即速转移。接此通

知后我即同和、晁商量，我们三个人还有赵玉机、周定甲，

一起走，赵和周因为是已公开的学生会负责人，其他的姚全

不知道。这样决定后，我随即通知他们于天明后离开学校。

在我走时，已经发现自火车站来了宪兵数人到校长室，我出

了校门，到西关，同赵、周，还有和、晁等人会合在一起，

研究办法。晁是中部县人，同和一起到他那里暂时躲起来；

我是从渭南上火车（因到华县车站无车，怕被捕捉，即走到

渭南上车）回到西安我舅舅家躲起来；周直向平凉（甘肃）



在北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月年

他叔父那里暂住，赵到他家里躲避。总之学校不去了，就这

样我们都走了，时间大概是 月间的事。我们离

开后，听说当时敌人找了赵玉机、和俊川，再未找别人，也

未捕人，就走了。过了一些天，宪兵第二次来初中部捕了一

些人，这些人当时都不是党员，但很活跃。以后知道就是那

变”，即“西安事变”

个姓潘的特务学生告密而捕去的，捕去的人据说“双十二事

后都放出来，大部分都参加了红军工

作。那个潘姓特务学生在“双十二事变”后，被放出来的这

些人在农村一个什么地方碰到了，就地召集了大会，在那个

混乱的时候，杀掉了。

从西安到北平（

我在西安舅父家里住了两个月还多，我告诉舅父我已毕

业（当时不敢说学校的事）。他在西安附近一个县里做卫生

院长，不常在西安。他说：你要上大学，要到北平去，去了

之后也考不上，因为西北学生（文化）程度低。因此，你到

北京找一个补习学校，先上一年，明年再考，并希望我学工。

在那个情况下我当然愿意去了，他让我做点准备，即可走。

①“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 年间，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

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十七路军，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意停止内

月

战，一致抗日，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被蒋拒绝，并亲赴西安强令张、杨部队进攻红

日，张、杨联合行动，逮捕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委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军。

西安，说服张、杨，在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下，将他释放。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

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事变和平解决。



）和同学及表弟党天中（男孩子）年在西安，严佑民（右

恰在此时，原来在陕北榆林职业学校的一位同学申广盛突然

来找我，据他说曾到我家里，见到我母亲，才到西安来找我。

当时我对此人有点不太相信，看他样子土里土气，但是住在

旅馆里又很阔气，被子等都是绸子面子，有点不对称，看起

来又很有钱，我问他找我何事，他说看看我干什么，我就说

明我的打算，他也说和我一块去北平，我问他路费有了没有，

他说有。这样，我们两人约定一起到北平，我还找了一套高

中学生的军服给他，可以买火车票是半价。就这样我们两人

一起去北平，一路上我们谈了不少，他告诉我这些年在军队

中工作，打过仗等事。到北平后，他因在车上又碰到一位熟

同学，就和那人一起住到延安会馆（因那一位熟人在那里



我对我生气了。

住）；我投奔到一位咸中的同学郭兆民住处华州会馆（前门

外南柳巷）。

我在南柳巷华州会馆住了一个多月，认得了一些人。在

那一带会馆里住的陕西学生不少，但是政治空气不好，革命

朝气不多，长期下去有堕落的危险。我没找补习学校，自学

了一段数学。那位同来的申广盛，不久又想回去了，我也赞

成他回陕西。他的来历我当时确实弄不清，已经有人告诉我，

同我一起来的人是红军，据说是申自己说的，我不大相信。

我也问过申，申不承认，他只说过红军打仗好等。我劝过申

说话注意对象，有些人我们都不认识，不然会出事，申也赞

成，我还告诉他我也想搬家，这个地方不好，我不知道该搬

哪里。申广盛就这样回去了。在此后不久，我认识的二位叫

田文扬和韩志华的，两人搬到东城沙滩住了，他们劝我也搬

去。这样，我也就搬到那里去了，住在景山东街，北大二院

对门的宝祥公寓里。

在

沙滩一带的空气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一个是政治上的

抗日救亡活动，一个是学习的空气，比较严肃而紧张。那里

的公寓里都住的是不在学校的学生，“民族解放先锋队”

那里很活跃。我住在那里不久，韩、田两人先后找我谈，要

我加入“民先”。我因对“民先”还不了解，又没有组织关

系，因而考虑了很久。我探问“民先”的纲领和目的，主要

是怕上当。他们两人又说不那么清楚，有点

年

抗日战争蛤发后，

月，

许多队员参加了“抗战”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二，九运动 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青　年团体。

①“民族解放先锋队”，全称叫“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是于。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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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运动”后南下回来的学生组织起来的，这样，

总对他们笑说，不急。此后在“民先”刊物上，看到“民

先”成立的历史和纲领后，看出来完全是我党的主张，又是

在“一二

我决然加入了“民先队”。由田、韩介绍，被编入沙滩街头

分队，队长姓丁，还有两个女的，一个叫段燕（砚），一个

不记得名字，我们有十来个人。参加“民先”后我的活动就

多了，记得北大当时有一位叫小吴的领导我们，这时的活动

主要是参加由“民先”组织的各种座谈会，听名教授讲话，

有时还派我们到农村和门头沟去，读的材料也不少。这个时

间我就忙这些了，什么学功课，准备考大学的事也不干了。

“双十二”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我参加了，是随北大学生

一起的，在马路上经受了警察和保安队的冲击和追打，后来

各路的队伍慢慢都集合起来，都进入景山，大约好几千人。

进去后警察即把门封起来了，据说是当局要派人来接见，但

就是不见人来，大家有点急，就在那里喊口号、唱歌，想出

去门已封了，也没有东西吃。一直到黄昏时，当时的北平市

长秦德纯来了，在大门里台子上讲了话，说了一些好听的，

替二十九军做表白，并表示二十九军一定发扬“喜峰口”的

精神等，并要同学们看行动和表现，希望同学们回去守秩序，

整队回去。我没有想到他会说这么多好听的话，这样我们离

开了景山，整队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内战，

一致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我们回来后，才知道今天

的情况变化，上午和下午不同的原因是，西安发生了事变，

扣留了蒋介石，张、杨提出了“八项主张”。对我来说，由

小县城的游行到大城市的游行示威又经历了一次锻炼。



摒弃求学念头，赴晋绥救亡守土

进了太原民

这次事件不久，“民先队”即号召队员到山西去，说那

里形势好，晋绥军在绥东守土抗战，要许多人在那里做救亡

工作。我在此情况下就报名自愿前去，从此决心不再读书了。

临走的时候，我给舅父党寒波写了一信，一方面感谢他对我

的帮助，一方面说明我也不再上学了，当前抗日救国要紧，

否则一切都没有，以后也就和他断绝了经济联系。

我们去太原的共约五百余人，分了四个大队，我当时还

被指定为一个大队内的分队长。我们乘火车经石家庄去太原，

我记得到石家庄换车时，还是由太原来的小火车接去的。到

太原后，即有若干大汽车把我们接到一个兵营里。

团（ 月下旬

民训团是军阀阎锡山办的，由当时在山西的薄一波同志

主持的。该团有政治部，每一队都有政治工作员，我们这一

批来的“民先队员”，全部被编入民训团，我被编入一队，

队长是阎锡山的独立旅派的一个上尉连长，班长也是他们的

士兵，一队的政治工作员是刘有光。我们同来的那几个大队

长除陈大东很快就离开外，其他几个都在一队，“民先”的

组织无形中就分散了。初去的几周，礼拜天我们还有些活动，

以后活动的人越来越少，许多人都加入了当地的合法组织



“牺牲救国大同盟”。

都是一样。我们来

有人说，在山西，就要按山西的办，

这里情况特殊，比方喊口号，只能说守土抗战，不能说收复

失地等。以后他们更进一步地说赶快加入“牺盟”，毕业后

即分配工作当官，有武装带，挂小刀。“民先”在这里不能

活动，只能加入“牺盟”，或“抗先”，

的人中，有一部分人很有反感。我一直坚持不加入，并在班

里小组讨论统一战线问题时，公开提出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和统一战线是不一致的。当时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大多

不表示态度。以后参加“民先”活动的人就更少了，有人又

放出风来取消“民先”。我在此一时期，还利用礼拜天到山

西大学，看到一位咸中高中毕业的同学沈洪江，经过他又认

识了一些同学，在那里也搞“民先”活动，“山大”里也有

“民先”组织。在民训团中，我们不愿参加“牺盟”的人越

来越少，越加孤立起来了。当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

道路也通了，有一位是西安学生代表叫方晨的，他是由西安

到北平的，因“双十二事变”回去不了，“民先”把他们

（二人）也介绍到民训团，这时他们想走，我们很支持他们

走，并希望他们回到西安后，如果那里能活动，我们也去。

这个时间，开始零星的已有到西安和延安去的，在学生中也

传出风来，到陕北去。有一位红军代表周小舟到了太原，并

年①“牺牲救国大同盟”，即“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又称“牺盟会”，是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在山西省建立的一个地方性群众抗日团体。阎锡山在

“牺盟会”建立初期表示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许多“牺盟

会”干部和进步分子遭到杀害。原“牺盟会”中坚持抗日的成员，继续进行抗日战争。

②“抗先”，即“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青年群众组织。



穿上红军的军装

在民训团和军政训练班讲过话，轰动一时，议论纷纷，想走

的人相当多。

我在此情况下决心走了。有人支持我们走，我们先走，

后边他就来。我从“山大”学生中一位叫刘银海的借来十五

元做路费，和彭泊还有一位红军东征时被俘的指导员（他们

有一批人也在军政训练班学习），三人一起离开了太原，直奔

西安。到西安后，曾找过方晨，据说红军就在三原县，三原

县城有办事处，可以直接去。我们三人就直接到了三原兵站

里，站长叫董振国，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对他说明了来意，

并说了我自己的情况，董即答应送我们到延安，他们把我们

介绍给耀县办事处。我们到耀县后，办事处长叫彭加伦，他

把那位红军同志留下送到延安去了，要我们回三原到总政治

部分配工作。这样，我同彭泊又回来，由兵站送我们到前方

总指挥部所在地云阳镇的总政治部分配工作。我们两人分配

在宣传部工作，任干事。从此我就算是红军的一员，穿上了

红军的军装。这是一九三七年四月间的事。

参加红军总政宣传部的工作（

宣传部当时部长是陆定一，全部只有五六个人，另外有

一个宣传队约三四十人。当时工作不太多，我除做一般的工

作外，编了一个红军战士算术课本。当时共同工作的有一位

张益泉同志，曾问过我的党组织问题，看样子想发展我为党



长，在这里学习了约两个月就毕业了。

去工作。

在“陕公”一开始登记时我就提出来我的组织问题，把

情况也说明了。他们说转来的材料始终未见，也可能转丢了，

也可能就没有转。组织上说要我找证明，我在延安街上碰到

杨安仁，我问他在什么地方，他说在党校学习，我请他证明，

他当即写了证明我在华县的一段情况，因他是那次被捕了的，

他知道情况多。我把这个证明交给组织。其实，那个时候杨

陕公（抗大

员。我即告诉他我是党员。他问，那你的关系呢？我就告诉

他我的情况和经过。他告诉我要我找证明人，和原来的关系

人等。有一天，我偶然在云阳街上碰到王均，我真喜出望外，

当即告诉王均我在这里工作，这里的组织要介绍信和证明。

王均当即答应给我写了一个证明信，并告诉我他在省委机关

住（我才知道省委在云阳）。我把这个证明信交给了直属队

指导员。在红军整编的前夕，宣传部长陆定一告诉我调我到

后政工作（延安）。我即同总政的其他干部一起，编成一个

小分队，向陕北延安行军。走的时候，我问过指导员我的组

织问题，他说你去吧，我给你转去。

在延安，后政

我到延安后方政治部，住在招待所，当时未分配工作。

大家学习的空气很浓，我因无事，向后政领导要求到抗日军

政大学学习，被批准后我即到了抗大被编入九队，队长是黄

克公。在九队时间不长，陕北公学成立，九队全部撤归陕公，

编为一队。一队的主任是周纯全，队长方明，我被选为区队

毕业后即分配到青委



八路军办事处服务员”公开身份是“

春茂也在一队，他也知道情况，他到延安是带着组织关系去

的，可能是一队的支部负责人之一，当时支部书记是齐语。

在快要毕业的前几天，总支找我谈话，通知我，重新入党，

介绍人为方明。我问他以前的还算不算，他说算，待以后全

部证明找着再说。我也填了表等手续。他没有通知我候补期

的问题，但是我到西安后还是举行了转正仪式。

在西安青年救国会工作（

我被分配到“青委”后，冯文彬即带我们一批新来的干

部到三原、云阳，办青年训练班。我任二大队副大队长。这

一期结束后，即搬到安吴堡办，人称安吴堡青训班。主要是

训练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当时冯文彬是主任，实际上是

胡乔木主持工作。我到安吴堡后即被调到西安青年救国会组

织部工作。“西青救”，主任是冯文彬，宣传部长胡乔木，组

织部长是黄华。我在组织部，第一次被分派参加西安学生中

的“民先”分子组织的冬令营，在三原附近的一个古庙里，

我去做了两个星期的教员。第二次分配我到抗战剧团，这个

剧团是延安有名的孩子剧团，准备到关中各县活动（三原、

蒲城、合阳、韩城），要我去剧团临时任交际部长，对外做联

络工作。而黄华部长交待我到合阳后，留在那里帮助他们办

青训班，并说那里准备搞武装，要我到合阳就脱离剧团留在

那里工作，到县政府找一位科长（我记得姓樊），并写了介

绍信。我随剧团一路从三原到蒲城搞演出活动，到了合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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